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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白酒

□

杨光黎

一

喜欢白酒，这是水与火的艺术。

绵软，透明，静谧！而其中蕴藏着最为猛烈的元素———火！那不是用

来看的，它不会“秀”，也排斥“秀”，辣———只是它一种外显的形式，辣出

的眼泪和笑声是冷的？ 热的？ 硬的？ 软的？ 苦的？ 甜的？ 谁想说得清？

谁能说得清？ 本来嘛，它就是用来体味、用来感知的，所谓“如饮壶水，

冷暖自知”。

古希腊有一位诗意盎然的哲学家，名字叫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世界

是由“火”构成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 ，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

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至于它的存在方式，则是流水一样运动、

变化的，所谓 “万物皆流”。 这是哲学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依照生

命本身的角度来照临、思索和理解这个世界！燃烧———是从共时性的角

度来理解生命的动与静、守望与错位、相伴、相容与相凌；而流淌———是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成长与衰老、留恋与绝望、乃至生与死。

两个维度交叉的某个坐标点，就是此在的某个个体的生存，燃烧着，流

淌着……你根本说不清楚。而一杯白酒，则能用最激越的方式来诠释这

一切，所以，我敢断定：杯子里，一定驻守着一位沉思的神明！

二

一双柔若如春水的眼，瞳孔里定有一团火在燃烧！ 如果淹死了谁，

那一定是先点燃了谁，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焕然了。

三

喜欢白酒， 不是因为其无害， 相反， 恰恰是因为它那明白无误的

“害”。

52

度，明明白白在那里写着呢！它不高雅，更不故作高雅，高度透

明，让你知悉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坦白（哪怕是邪狭的坦白）是一种无

法抗拒的诱惑。 一如罂粟花，伴随着硕大的罂粟果，一簇簇持续地开放

在暮色里，细长妙曼的葶儿似蛇身站立，梗儿上顶着水妖的舞蹈，薄而

柔和的花瓣泛着幽灵的色泽，翩然、凄然，美得太绚丽了！ 花蕊张望着、

战栗着，散发出令人窒息的香气，仿佛塞壬的歌声，引着你走向她，靠近

她……犯罪似的快感瞬间虏获了你！

白酒与罂粟，二者相通于一种高度的透明！而我们未必对生命的内

涵透彻、了然。

四

一杯酒能将面具卸下来，此时，我是否看清了我自己？

“人啊！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呓语像钟声一样震彻了两千

多年，可在东方哲学里，有时候认清自己恰恰是忘记自己，“忘我”或“坐

忘”一定是个最清醒的状态。 独对酒杯时，杯子是清的，你是醒的吗？ 这

还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比如有时， 你突然看见许多个

“我”，他们穿着你的衣服，或坐或站，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操着你的方言

或高声争吵，或窃窃私语。 仿佛在窥视，又仿佛在告密，他们在想什么？

做什么？

呵！警察睡觉，档案室被盗，谁把你弄丢了？你会去寻找吗？ 又会去

哪里寻找？

你大喝一声：“回！ ”他们就会跳入杯中，让你一饮而尽吗？

五

暗夜，一个孤独的男人，自斟自饮着白酒，偶尔，抬头望望星空，那

一定是个无法理清此刻生命的具体坐标点的时候。

六

一位作家曾将饮品与年龄做了一个比喻：少年是汽水，彩泡泛翻、

激人幻想；青年是白酒，慷慨激昂、壮怀高歌；中年是啤酒，百味人生，杂

然尽呈；老年是红酒，苦尽甘来，淡然怡然；暮年是白开水，勘破世故，波

澜不惊。 泛论而言，此一说法倒还是满精准的，但细勘起来，未必尽然。

诸种饮品之中，白酒最为特殊，在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中，它具有

最大的通约性和宽泛性。以年龄而论，青年的豪情，中年的豪气，老年的

豪迈，一杯白酒全能诠释；以身份而论，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

达官政要、巨商行贾、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一杯白酒全都收留；以场

合而论，七荤八素也可，一盘花生米也可，瑶池宝阁淡然，穷街陋巷怡

然，不论华庭蓬户，无复悲喜愁乐，白酒都能如旭阳照临，它从不做派作

秀，也从不失芬芳尊严！毕竟，几百年的厚度和宽度在那里放着呢，俯而

不卑，仰而不亢，悠然裕然，是中国的历史人文积淀赋予了它这种资本。

当年，威加海内，衣锦返乡时，兴之所至，微服私游，道遇故友陈君佐，二

人追忆起往昔来，惺忪唏嘘的，顺道就遛进路边小店喝酒，两杯酒下肚，

朱元璋雅兴勃然，张嘴出对：“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

而对：“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 ”朱元璋很是高兴，想让他随侍左

右，陈君佐逍遥自在惯了，不愿入仕，朱元璋也未勉强，二人就此别过

了。

一个鸡毛小店，就能如此潇洒地演绎一种“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

湖”的宽大境界，可见，托物寄情，漫成风雅，靠的不是铺排开来的道场，

而是饮者自身的气场。这就是世道人情，就是大文化，久而久之，便成了

民族文化、乃至民族性格的积淀了。

时至二毛之境，我依然怀念当年几个朋友，时不时地在小酒店里交

换诗文、滥饮狂论，挥斥方遒的情境：激越、偏执、清晰、明亮……

七

与之比照的是红酒。 如果说白酒出场如月落日出，那么，红酒出场

就是稻草公主登台：铜管乐器、圆拱窗、垂地帘，白手套、橡木台、天鹅

绒、蕾丝边、高脚杯、兰花指、倒三分之一、晃一晃、鼻深吸、饮九分之一、

轻闭口、齿间滞留

N

秒、徐徐涔下……“高贵”成了一副精工打制的镣

铐，锁住了饮者之“饮”，让“饮”之外的东西熠熠生辉！如同婚纱照，“婚”

是次要的，“纱”是主要的！ 这不由人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幕：刘姥姥

初进大观园。 宴席上的一道茄子，令她艳涎称赞：她根本吃不出来这是

茄子！原来，这茄子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几十种佐料的揉泡蒸熏、炸熘煎

炒，才能把茄子做成不像茄子的菜！ 晕！ 那何必吃茄子呢？ 如此游戏般

的繁复精致，就是那一根狗尾巴草也能做成如此佳肴！现今的明星大多

不都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吗？

沾唇醉人的是酒？ 还是酒瓶？

据说，清朝的“阅兵盔甲”是皇帝大阅兵时的特殊行头：无数良材精

工，无数奇妙设计，锻造出了它的金碧辉煌、威武超常，即便是溥仪那样

身量的人，穿着它，一样如天神般超迈轩昂，令人望而生畏。 但是，因为

铺、衬、垫、缀得过多，穿着它，人是不能随便动弹的，更遑论驰骋疆场

了！没办法，本来嘛，“阅兵盔甲”就是用来做派的，自然不是区区一瓶白

酒、红酒能够等观齐论的了。

人有的时候，真的还是有畅饮酒瓶的必要的，只要不是癖好，倒也

无甚大妨。

但是，一旦成癖、成瘾、成习了，就麻烦喽！

八

魏晋以来，冥冥之中，中国的文化

DNA

并非轶散了， 而是遗传得

弯曲、漫散、杂糅了。 虽然，度数不一，分量不等，而神魂儿，是照着的！

九

我尊敬那些酒后不语的人，冰火在心，自我消融！

公 告

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幸福花园小区

10#

、

11#

、

12#

、

16#

、

17#

、

18#

楼的部分房屋共

46

套已在修武农

商行办理在建工程抵押贷款手续。凡是购买以上房屋的购房

户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办理预售商

品房登记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备案手续的，修武县房产管

理中心将办理有关抵押手续。

特此公告！

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

2013

年

7

月

26

日

公 告

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将开发的幸福花园小区

10#

、

11#

、

12#

、

16#

、

17#

、

18#

楼 的 部 分 房 屋 （

46

套 ， 面 积

5097.17m

2

），抵押给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借款之用。

广大购房户，若有购买以上房屋的，请在

3

个工作日内

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交易所办理预购商品房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修武县厚德置业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

26

日

藏在心底的话

□

燕子南飞

年少时，我们有许多藏在心底的话， 无

法向父母言说。 多年之后， 当我们成了父

母， 才恍然发觉， 身为父母的他们， 一样

也有着藏在心底的话难以言表。 那些藏在

心底的话， 是无奈， 是心酸， 也是一种体

谅与温暖。

一

12

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学校寄

宿，开始忙碌的学习生活。 只有在每个周末，

急匆匆回家一次，换洗衣服，带一些干粮，然

后又急匆匆地返校。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 这

时，父亲闪烁不定的眼神总会在我身上扫来

扫去，然后，试探着问我一些问题，譬如近来

学习怎样，在学校吃饱没有，学习重，身体吃

得消吗等。他声音不高，说得也极随便。他说

话时，我把头埋在碗里把饭吃得山响。 偶尔，

也会抬起头望他一眼，怯怯地，点点头或摇

摇头。如若没回应，父亲便不再追问。我向他

点头或者摇头的时候， 父亲反而会紧锁眉

头，望着面容憔悴的儿子，在脸上打几个问

号。

我曾鼓起勇气，想把藏在心底的话说给

父亲听，可努力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想想也是，那么多难以言说的苦，说了，

父亲能理解吗？学习怎样，能说吗？说得清楚

吗？ 今天说好了，明天考试排名落后了怎么

办？熬夜的苦，能说给父亲吗？你熬夜学还学

得这么烂，谁信？学校的伙食怎样？不怎样又

能怎样？不好，大家不还照样吃。照出人影的

稀饭，告诉父亲，难道学校会听父亲的话把

稀饭变成稠粥？

再说，即便说了，了却了父亲的一分牵

挂，却徒增了他几分担忧。 何苦呢！

二

25

岁那年，我离开大学校园，孤身一人

在一座大城市漂泊闯荡。 简历投了一大堆，

才找到一份薪酬极低的工作，每月除掉房租

和生活费，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父母打电话来，问我工作的情况。 我说，

挺好，单位在高级写字楼里，办公室窗明几

净，工作轻松自在，薪酬也高。 说那些话之

前，我刻意从饭店嘈杂的大厅躲进一间无人

的雅间，好给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祥和的通

话环境。

“吃的怎样？ ”母亲从父亲手里夺过电话

问。

“ 好啊！ 顿顿都下馆子。 ”我哈哈笑着

说。 说完后在心底里就笑了———真是绝妙的

讽刺！是啊，能不下馆子吗？自己的工作就在

饭店里端盘子。

“住的呢？ ”母亲又问。

“和朋友合租的三居室，宽敞着呢！ ”我

又信口胡言。 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心底泛

酸，只想掉眼泪。 狗屁三居室，不过是一间没

有窗户的地下室，黑暗又潮湿，整天散发着

一股熏人的霉味。

“交女朋友了吗？ ”母亲的问题又深入了

一步，问得我心惊肉跳。

“正谈着，现在保密。 ”我假装羞涩地回

答母亲的追问。 说完，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

句。 就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谈女朋友？

我左躲右闪，使出三十六计，好不容易

结束了和父母的通话。 尔后大喘一口粗气，

斜靠在墙上，眼泪忽然冒出来，流了一脸。 那

天，我心底藏着多少苦想向父母诉，可想了

又想，还是忍住不说。

三

34

岁那年，我终于在自己奋斗的那个城

市买下一座房子，娶了一个娇妻。

买房子的时候，我手边的钱连首付都还

差一大截。 想了好久，我第一次向父母张口

借钱，打电话的时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父

亲却在电话那边笑了，有啥事，快说！

我把自己的事儿给父亲说。 父亲哈哈一

笑，说，我当啥事儿，没问题，过两天就把钱给

你汇去。果然，很快父亲就按我的要求，把钱汇

了过来。父亲在电话里还说，你放心，钱都给你

娶老婆攒着呢，不够，家里还有，别不吭声！

父亲的话语让我有种贴心的温暖。 我噙

着泪水，笑着把电话打完。

婚后我回家看望父母。 立在门口，却发

现家里锁着门。 跑到棉田，两个花白的头正

淹没在白茫茫的棉田里。 我看见他们弯腰驼

背的身影在棉田里起起落落，忍不住，再一

次让自己泪流满面。

那次回家，我才得知，为我买房子，父母

卖了猪，卖了牛，卖了院子里的树，卖了家里

的粮，还借了一屁股外债。 为了还债，已经年

迈的他们又租了村里

10

亩地，种上棉花，整

日忙得不可开交。

原来，父母和我一样，也有难以言说的

苦。

四

我

45

岁那年，父亲

70

岁，母亲

67

岁。

某天早晨，我站在城市街口，望着红灯

焦急万分。 那天，我撂下单位一摊子烂事，请

了假，急匆匆去开家长会。 现在的我总是一

副焦头烂额的样子。 想起单位的烂事，就头

疼，怎么有那么多干不完的事；想起自己的

浑蛋儿子，就来气，每次开家长会都会为他

挨老师一顿狠批。

我叹着气，一路上提心吊胆，怒气冲天，

心想，要是再挨老师的批，回家非扒了他的

皮不可。 那天的家长会老师说了孩子许多不

是，我坐在下面脸红耳赤无地自容。

那天晚上，我早早回了家，在家候着，准

备一泄胸中的怒气。 左等右等，儿子像是有

意躲着我，很晚才回来。 敲门进屋的时候，他

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既生气又怜爱。

我把儿子叫到面前，一双怒目在他身上

扫来扫去， 然后生气地问：“最近学习怎样，

作业都写了吗，考试考得怎样……”儿子看

着我，缩着脖子，怯怯地看，一会儿点头，一

会儿又摇头。

望着他，我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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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自己，内心一

阵酸涩。 我知道，此刻儿子的心里一定也隐

藏着许多难言的苦，无法对我说，如同当年

的自己。 倏然间，我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一

只大手探出来，拥儿子入怀。

那天晚上，我拉儿子出去散步，谈心。 途

中，我忽然想起了家乡的父母，便把电话打

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父亲才接。 我问他在忙

什么。

“在外面遛弯呢！ 刚吃过饭，锻炼锻炼身

体。 ”父亲笑哈哈地说。

“ 那妈妈呢？ ”

“在家看电视呢，不是婚姻大战就是婆

媳大战。 我都快烦死啦，你妈却看得美着呢，

一边看还一边嘀咕，要是儿子和媳妇在身边

的话，是不是也会上演这样的大戏。 ”

父亲的话让我既欣慰又无奈。 为了不给

我添麻烦， 我几次邀请父母过来住一阵子，

可他们都找种种理由拒绝了。 我知道，他们

体谅我负担重，怕给我添麻烦。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满腹酸涩。

或许，我永远不会知道。 那天，母亲病

了，在诊所打着点滴。 打电话的时候，父亲正

提着盒饭颤巍巍走在通往诊所的路上。 可这

些，父亲怎会告诉我？

“老 十 八”

□

东 篱

暑假的某一天，我带着上大学的儿子

回老家，在村口碰到了正在树荫下放羊的

“老十八”。 “老十八”与我同辈，可能略长

于我，人有点不清头，傻傻势势的。他没上

过学，连个数都不识，所以当他早就过了

正常人谈婚论嫁的年龄后， 谁问他多大

了，他还一直坚持说十八了，今年十八，明

年十八，后年还是十八。 后来大家干脆就

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十八”。

“老十八”个子不高，一米五左右，人

长得也很丑，扁扁的大鼻子，厚厚的大嘴

片，眼睛不大，下眼皮还有点外翻 ，属于

“烂红眼”的那种。 虽说他丑模怪样，却也

不是百无一用，浑身有的是蛮力，谁家要

是和泥垛墙，修房盖屋，出圈拉粪，挖坑打

墓，有个出力活啥的，一喊他，准到。

儿子学中文，对写作很感兴趣，看到

这样一个蓬头垢面、 形容猥琐的放羊汉，

就问我，“老十八”究竟叫啥名？ 我说记不

起来了，反正大家都叫他“老十八”。 儿子

又问，他到底多大了？我还是摇头，猜测应

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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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不远了吧。儿子再次问，他这样

一个人物，能没点故事？我想了想，就简明

扼要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 说，有一年村里有一家娶媳

妇，那时粮食紧张，听新媳妇的窗，往往能

捞到一个白面烧饼解解馋。有几个年轻人

嘴馋耳更馋，就撺掇“老十八”说，你要是

能钻到新媳妇床底不出来，把晚上偷听的

话学一遍，就给你两个烧饼。结果，他真的

钻到了新媳妇床下。 不过，那天闹洞房的

人走得晚，他爬在床下睡着了，打起了呼

噜，被主家从床下拖了出来，打了一顿。

儿子笑着说，就为了两个烧饼，值得

吗？

我说，别说“老十八”人不精，就是个

正常人，那年月为了两个白面烧饼，也会

去打这个赌的。

第二件。 说，村上有一户人家的孩子

夭折了，喊“老十八”去埋。 他进了人家屋

里，左瞧右看，傻乎乎地问：就一个？结果，

挨了主家一顿打。 主家打罢他，告诉他为

啥挨的打，叫他长点记性，不要乱说。他听

了，捂着脸，长了学问似地说：知道了，下

回恁家再有这事，不敢多问了。错上加错，

他又被揍了一顿。

儿子听了，笑得有点凄然。

之后，我又一带而过说，早些年生产

队干活记工分，“老十八”上工迟了，队长

要扣他八厘工分， 他光知道八比一大，就

说，你扣我一分不中，为啥要扣八厘？把队

长笑得半天都没直起腰来。

儿子说，这个人物有意思，他要搜集

点素材。

素材说来就来。就在我回老家的第二

天，大雨瓢泼似地下了一天一夜，第三天

一大早我被村上的大喇叭吆喝醒了，说让

男劳力都带工具到大石河上防汛抢险。

我和儿子也去了。 准确说，是去看热

闹。

大石河水已经平槽，汪洋一片。

村委会主任说，山洪暴发，如果不赶

紧把从上游冲下的堵塞在桥头的柴草杂

物清开， 让洪水顺顺当当从三个闸口下

泻，那么，洪水很快就会漫过河堤，把

整个村庄淹了。 形势千钧一发。

村委会主任声嘶力竭作了几次动

员，周围站着的几百号人，只有出谋划

策、指手画脚的，就是没人敢走上那密

密匝匝的柴草杂物上去作半点努力。因为

大家都知道，站那上面疏通作业是相当危

险的。

就在大家对某种更高明的疏通方案

争论不休时，只见“老十八”从人群中钻了

出来，站在村委会主任面前，俨然一个顶

天立地的英雄，有点结巴，但是却大义凛

然、慷慨激昂地说，都怕死，会中？ 家还要

不要？我那圈里还有恁些羊呢。说罢，就一

把夺过村委会主任手中的铁耙，又拽过一

根绳，麻利地把绳的一头系在腰上，另一

头系在桥上，之后敏捷地钻过栏杆，纵身

一跃，便稳稳地跳在了那片像孤岛一样的

柴草杂物上。

“老十八”，小心。 有人这样提醒。

“老十八”，先从旁边撕个口，一块一

块往下送。 有人这样指挥。

水面上的柴草杂物横七竖八地拥挤

在一起，像精心编织成的一块木筏，“老十

八”站在上面，身材显得那么渺小，好像随

时都会被顺河刮来的风掀进河里。他手中

的铁耙在不停地挥动着，只有零星的几根

柴草被铁耙勾起，顺水冲往了下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河水在不停

地上涨，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老十八”，抓北边的，叫那些柴草从

北桥洞冲走。 又有人这样喊着。

“老十八”光着瘦弱的脊梁，不停地挥

舞着铁耙， 他那件黑乎乎的上衣都脱了，

扔到了桥上。

终于，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一大块柴

草打着旋儿冲向了下游。

又是一块。 又是一大块。

“老十八”脚下的“孤岛”在慢慢变小，

由刚才的人站在上面如履平地、 纹丝不

动，到现在的微微有些晃动。

“老十八”，站稳了。 不停地有人这样

喊。

“老十八”头也不回，弓着腰，全神贯

注地挥动着铁耙。 我看到，他的脸上挂满

了汗珠，身上也明炬炬的。 他脚下的“孤

岛”越来越小，而他的形象在我眼前却越

来越高大。

就在“老十八”用铁耙勾起一根木棍，

准备把它送入下游时，脚下的“孤岛”突然

开裂，他的身子刚刚闪了一下，就听嘭的

一声， 拴在桥上的绳崩断了，“老十八”连

同脚下的“孤岛”一起，天塌地陷般被卷入

了黑魆魆的桥洞……

“老十八”！ “老十八”！ “老十八”！ 众

人惊呼。

然而，灌入所有人耳鼓的，是刹那间咆

哮而下的洪水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河堤保住了。村

庄保住了。

桥头上是一张

张既惊慌失措而又

略显安慰的面孔。面

面相觑，寂寞无语。

这时，我特意看了站

在人群中的儿子一

眼。 我发现，他正用

一种复杂的目光注

视着我。

微雨麦秋读画时

□

潘 健

微风，淡淡地从宣纸中吹来，掠过心扉，

我听到了画面里琴音缭绕， 那是空碧悠悠的

清奇，那是落花无语的典雅，我穿越千年，神

思追寻着高古隐士自由的脚步， 行走在苍翠

如滴的深山。

绿树茂密，重峦叠嶂，隐约间在山间行走

的，是采药的老师还是打柴的樵夫？ 最是临窗

读书的侧影，近在咫尺，却在水一方，若轻云蔽

月，若流风回雪，那是宋词里一曲温润的清音。

“山映斜阳天接水，秋色连波，波上寒烟

翠。 ”坡岸上高树迎风，水光潋滟，芦荻丛中，

几只水鸟扑翅欲飞。 空旷的湖水， 虽淡泊明

净，但在浩渺烟波里却看不到尽头。那满载渡

人的舟楫中，是否还有位置，载着这颗充满俗

愁的心，缓缓驰向缥缥缈缈的宋元山水？

平缓的沙渚山峦间尽是飘零的树叶，在

风里、在画里、在心里划出道道岁月流逝的痕

迹。宁谧、空旷、萧瑟、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正

是我精神上的避风港。 幽亭秀木，天际冥鸿，

不知不觉神思已捡拾起现实中繁华背后的荒

芜，“逸笔草草”，让已经安静的心湖又漾起阵

阵涟漪。

虚阁临流，空亭坐风。 无论是山还是水，

是树还是石，无论舟桥还是村舍，都显得支离

破碎、苍凉荒莽。 这是神游物外的太虚幻境，

这是遗世而又未能忘世的梦魇。看画的人，眼

中是雁行低度的凄啼，苍山孤岑的落寞；而读

画的我， 品到的是静寂之中郁勃的昂藏磊落

的心灵和感情。

“疏树寒山淡远姿，明知自不合时宜。”追

忆过往，自己似独行的羁客，任凭尘世南来北

往的风轻轻吹拂； 唯有在渲染轻淡的皴点之

间， 在迥出尘寰的枯湿浓淡中， 才能收视反

听，涤除玄览。清清的赭石，淡淡的花青，干干

净净， 恍如刚刚经过了雨水的洗刷， 一尘不

染，情钟萧散。 眼前是繁密的水墨，可我感觉

到的却是简逸的意境，难道是心境俱寂？

山麓云气， 山间飞瀑， 凝冻的是深静宁

谧。 群松杂树掩映的茅屋， 山坡苔点黝黑如

漆，若明若昧。夜山空寂中、月华如水下，我宁

愿相信，那临窗读书的侧影是我前世的红颜。

执子之手，我们走过了多少的轮回。一曲

离歌，画的是如斯寂寞；红尘紫陌，涂抹的是

过往如烟。 笔墨起伏间，你清如水碧，洁如霜

露，不带一丝尘垢。 画中的你可知道，我正跨

过川濑氤氲之气、 踏过林岚苍翠之色向你走

去。 相忘自是不能忘，空剩这丹青画卷。 回首

伫息已千年，如今你在我手中的长卷里，而我

却在你敛眉幽叹的期盼里。

“六月湘衡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夏

意阑珊， 恍惚间， 一阵阵清越的琴音缭绕耳

际，悠然中，你从宋元山水里走来，含蓄蕴藉，

不胜婵娟，携我之手，穿越时空，复归高蹈幽

隽的红尘。

绿荫深处晚悠悠。 刘建国 作


